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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嘉铨为父请谥案

迷不知返

乾隆晚年，当文字狱转入低潮后，却发生了一起震动朝

野的大案，这就是尹嘉铨为父尹会一请谥案。

尹嘉铨，原籍直隶博野县，举人出身，先后作过山东、

甘肃等省的司、道等官，后来内调为大理寺卿，官正三品，

居九卿之列，但不久，便以年老休致。尹嘉铨平素醉心于道

学，常以承接道统为己任，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转

世，直接孔子真传。其父尹会一，也是清朝的一位道学家，

雍正进士，乾隆初年曾任河南巡抚，后累官至吏部侍郎督江

苏学政，此人颇负学名，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道学著

作，同时还以纯孝著称于世，为官之日凡有善政必归美于母

亲；回家乡居，搞些设义仓、置义田、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

业，也要说是母亲的授意。母亲去世时，尹会一年逾五十仍

枕土块，身躺草席，极尽居丧古礼，人们很受感动。为表彰

其贤孝，乾隆特别为他年迈告归乡里之际赐诗一首，内中有

言：“尹会一上孝其母而母亦贤，年七十。余告请终养，诗

以赐之。”

聆母多方训，

于家无闲言。

庥风诚所励，

百行此为尊。

名寿辉比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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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慈萃一门。

扰闻行县日，

每问几平反。

尹会一得此殊荣，名噪朝野，身价倍增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（员苑愿员年）三月，皇上巡幸五台山，在

回京的路上，驻跸保定。此时已经退休家居的尹嘉铨趁机递

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。奏折里称，家父生前孝行感人，曾蒙

皇上赐诗褒扬，宣诏中外，今已去三十余年，请皇上照乾隆

元年特谥陆陇其（康熙朝讲道学的名臣）“清献”二字之例，

按御制诗内字样，也赐家父一谥。

乾隆看到奏折后，心中颇为不快。因为大臣死后是否赐

谥，赐什么字为谥，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，它关系到对死

去大臣的一生应作何评价，所以特由内阁撰拟后皇帝亲自圈

定。今尹嘉铨为父求谥实在荒唐可气，所以乾隆朱笔批道：

“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？此奏本当治罪，念汝为父私情，

姑免之。若再不安分家居，汝罪不可逭矣！”

然而，尹嘉铨迷不知返，请谥不成，又转而奏请皇上准

许其父从祀文庙。奏折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，

接着引出家父生前曾考察过已故大臣汤斌的德行政事，认为

亦应从祀文庙的心愿，到结尾才点明，不仅汤斌，而且范文

程、李光地、顾八代、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，均堪从祀。

至于家父尹会一，既蒙圣上赐诗扬孝道，自可一并入祀。

这回乾隆可火了，你尹嘉铨为父求谥已属狂妄，免治尔

罪已是宽大至极。今又为父请求从祀孔庙，真是肆无忌惮，

丧心病狂。倘若天下臣子都学你的样儿，为博取孝名不惜屡

干国家定典，朝政岂不陷入大乱。尹嘉铨之罪不严治则无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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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国法惩将来。于是乾隆马上降旨：立即革去尹嘉铨顶带，

锁拿解京，交刑部治罪，查抄博野原籍财产以及在北京的家

产。乾隆特别交代：“查抄时赀产物件尚在其次”，“尹嘉铨

如此肆无忌惮，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”，如其家中存

有“狂妄字迹、诗册及书信等件，务须留心搜查，据实奏

出”。

奉旨抄家的直隶总督袁守侗和京城大学士英廉自然不会

让皇上失望。英廉从尹嘉铨在京寓所内共查出三百一十一部

套书，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散书，一柜尚未装订的书，六十五

本法贴册页，五十八卷字画，一百一十三封书信，一千二百

块书版。直隶总督袁守侗从尹嘉铨博野原籍家内也搜出大小

四十六箱书籍，然后派员封送北京，交英廉一并检阅。

为了对如此浩瀚的书册详加察勘，不使可能存在的悖逆

之语稍有遗漏，英廉精心挑选出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，且

办事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同他一齐研阅尹家藏书。他们用了

半个月的时间才将全部书籍检阅完毕。虽然劳累，但收获却

是空前的。尹嘉铨不愧是位道学家，非但藏书丰富为一般人

难望其项背，而且著述之多亦为一般文人、官僚所不及，他

自己撰写、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，加上由他注解或作过序文

的书，总共约九十多种。这些书当然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

点，最后，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一处所谓悖逆文字。

等了十多天心里已经有些着急的乾隆这回高兴了。有了

这些文字，惩治尹嘉铨可就游刃有余了。

清 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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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堂讯问

位至三品的尹嘉铨为私情而干越国家大典，惹得皇上龙

颜大怒，不只一次地降旨，饬令严办，此案当然非同小可，

负责审案的大学士三宝等人心中惴惴，不敢怠慢，尹嘉铨被

押抵北京后，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讯问。公堂之上，审问

大员们声色俱厉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昔日的同僚，有时也按

捺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，讥讽、挖苦甚至调侃上一会儿这位

落难的官僚，而受审者有的只是狼狈、卑屈、恐惧和绝望。

且看公堂上的一问一答：

问：尹嘉铨你曾为三品大员，休致家居，理应安分守

已，为何敢妄陈谬见？赐谥乃朝廷大典，难道是臣子所敢希

冀的吗？你的第一道奏折已经获罪了，第二道奏折竟敢为父

请求从祀孔庙，并且先将汤斌诸人罗列于前。汤斌诸人的品

行事迹，皇上岂能不知，何须你妄为呈请，你又专为你父起

见，如此肆无忌惮，大肆狂吠，是何居心？据实供来！

供：我因父亲尹会一从前仰蒙皇上赐诗褒扬孝行，想来

可以请求谥号。又因平日听汤斌等人都有些事迹，似乎应该

从祀孔庙，至于我父亲不碍一同附入。于是，一时糊涂昏

愦，撰写了这两道奏折。今恭阅皇上朱批和谕旨，如梦方

醒。仔细想来，易名赐谥，从祀文庙，岂是做子孙者可以请

求的。至于汤斌诸人品行，皇上深悉其详。我上此两道奏

折，实是狂吠无忌，罪该万死了。

问：尹嘉铨你为父请求赐谥、从祀，以为如此尽孝可以

留名。岂不知谁非人子。若人人要尽孝，都可以私情干越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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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吗？你心里必然会想，因此获罪仍不失为孝子。这都是你

的私心。你想一想，古来配享孔庙香火的人很多，其中哪个

是他的儿子给他请的。倘若你父亲尹会一果然很好，天下自

有公论，岂是你自己能求得的吗？

供：我上呈两折只是妄想尽人子之心，没有想到朝廷大

典不是做子孙的可以求得的。总之，我的命运已尽，天夺其

魄，以致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举，只求将我从重治罪，无言

可辩。

尹嘉铨既不喊冤叫屈，也不推卸狡辩，对所犯之罪供认

不讳并且请求重治，三宝等人实在没的问，只好将尹嘉铨押

回牢房，静候英廉检阅尹家藏书的结果。英廉不孚众望，竟

在尹嘉铨自著之书内查出一百三十一处悖逆文字。这回，三

宝等人可来了精神，于是重开公堂，再行审讯。

问：尹嘉铨你所著《近思录》内，将汤斌、陆陇其、张

伯行和你父亲尹会一称为“四子”，把他们说的话称作“四

子遗书”，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、子思、曾参、孟轲相

比吗？你的比方高至如此，岂不狂妄么？

供：我因为平日听说汤斌等人品行好，又都著有讲学的

书，所以就采集了一些，编辑成《近思录》，并将我父亲的

著作附入，称为“四子遗书”。其实，他们四人哪里赶得上

颜回、子思、曾参、孟子呢？总是我狂妄糊涂，无可置辩。

问：你所撰《尹氏家谱》内，有“宗庙”、“宗器”、“建

庙”、“入庙”等字样，这些字难道是臣子能用的吗？另外，

在你母亲行状一节内，称母死为“薨”，此等字样又岂可寻

常通用，你难道不晓得吗？

供：我用“宗庙”、“宗器”等字样及母死称“薨”之

清 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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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实非有意僭妄。因为古人的书上有，我就信笔借用了，

没有细想，总是我糊涂该死，还有何辩。

问：你所刻的家谱内，载有你的奏折一本。从前黄检刻

印其祖黄廷桂的奏疏尚且得了大不是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还敢

将自己的奏稿刊刻，岂不是有心违悖圣旨么？

供：这本奏稿是由我做藩司臬司以后历次所上的奏折辑

成的。虽刻在黄检得不是之前，但我不即销毁铲版，反而存

留在家，就是我的罪了。

问：你所著《近思录》内有“先生见直道难容，欲告归

以南巡，不果。”等语，这不是诽谤吗？

供：这“直道难容”的话系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，并

非敢于诽谤时政。但是此等语句妄行载入，就是该死了，还

有何辩呢。

问：你所著《近思录》内称“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

虑”，如今遭逢圣世，民情无不上达，有何不通可虑之处。

你说此话究竟是何用意？

供：我说的“天下大虑”原本是泛泛而论的话。如今我

皇上洞悉民间隐情，并无下情不通之处。我这两句话并非议

论如今的时势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但是，我书内妄生议论就

是我的该死之处了，还有何辩。

问：你所做的《名臣言行录》将高士奇、高其位、蒋廷

锡、张廷玉、鄂尔泰、史贻直，还有你的父亲尹会一统通列

入，是何用意？高士奇行私纳贿，人人知道。高其位由提督

升为大学士并无政绩可言，其余蒋廷锡、张廷玉、鄂尔泰、

史贻直等也无法与古之名臣相比，至于你父亲，虽做过巡

抚、侍郎，也没有什么功绩。将上述人等列入名臣，这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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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狂妄吗？

供：这《名臣言行录》五本，是我平时看见宋代朱熹、

司马温等论本朝人物，采取极宽，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，

所以，糊涂主见，也仿照他们，载录我朝诸臣。但其中文字

并非我杜撰，或是从志书上或是从墓碑上采录下来的。今日

各位大人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，高其位毫无政绩，就是蒋廷

锡等人也无好处。我自悔无知妄作，任意记载。至于把我父

亲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名臣、尤属荒谬该死，别无可辨。

问：你所做的《名臣言行录》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

朝人物极宽的样子，但你还晓得朱子生活在宋朝什么时候，

你遭逢圣世，又是生活在什么时候，竟与朱子相比。况且，

你擅自将张廷玉、鄂尔泰、蒋廷锡等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也算

是本朝名臣，是何用意？

供：我因为朱子所做的《名臣言行录》是从宋朝初期人

士开始，编辑进了许多名人，我不过也想编出同时几个人

来，以见本朝名臣众多，没有想到朱子所处的是什么时候并

敢于有心仿照他。本朝臣子，自有国史公论，我擅自将平日

知道的人随意编入名臣录，并将鄂尔泰、张廷玉、蒋廷锡等

人一并列入书内，干碍是非公论，实是我无知妄作，无言可

辩。

问：你做《名臣言行录》，岂不知道皇上圣意，我朝无

奸臣亦无名臣？你为何将鳌拜、高士奇、徐乾学、鄂尔泰、

张廷玉等曾经遭皇上罢斥或不能克尽职守的人列入名臣？从

实供来！

供：我这《名臣言行录》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，虽文字

并非我自己所撰，但将鄂尔泰、张廷玉等人也荒谬地一并列

清 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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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毋论。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。比如鄂尔泰、张廷玉一生事

迹谁不知道，我却糊涂一并列入，今蒙皇上指示，我朝无奸

臣也无名臣，是是非非，难逃圣明洞鉴，我如梦方醒，自悔

以前做出此书，真该万死，于今悔之无及了。

问：你所著《就正录》内说：“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

虑，而处士犹思用世，可谓不识时务”等语。现在有何处士

怀才抱德不被录用，反说他纯粹为盗取虚名，还有“不识时

务”等话，这不明明是诽谤吗？

供：我说“处士纯盗虚声”是《汉书》上的话，就是

“不识时务”也是古人说过的。我说既名为处士就不该做官，

若妄想做官就不识时务了。这都是我随笔模仿古人的话，并

非确指某人，借以诽谤时政。但我自己做官，又逢如今登明

选公的时候，这些话总不该说的，这都是我糊涂该死，还有

何辩呢？

问：你书内说不愿做台谏官，又说“不言不能自甘，多

言又恐不测”等语。朝廷设立言官，原本让他尽言，如果确

有所见，尽可直言，怎会导致“不言不能自甘”？况且如果

所言切实恰当，皇上还要重用，何至有不测之祸。此话究竟

指何人受祸？你又有什么心里话说不出来而不能甘心呢？可

据实供来！

供：我这种话原是空话。我虽然中过举人，但未被保举

当御史。看见明代言官多以抗拒皇上圣旨而获罪，史书上多

称赞他们不愧御史之职，所以我就说了要做御史很难，我不

愿意做台谏的话。其实，圣朝并未禁止言官说话，也没有做

御史而受祸的人，叫我如何指实呢？

问：你所做《随五草》中有“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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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，亦安能独尊于上哉”等语（意谓，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

师的关系为纽带团结而成，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“父师之

教”，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。）世宗宪皇上御制《朋党论》你

见过没有？如果见过，你所说的岂不与御制论相悖谬吗？

供：我所写的“朋党之说起”等语，是因为读《宋史》

时，见宋朝朋党之事甚多，所以泛论前代时事。至于世宗宪

皇帝的《朋党论》，我幼时见过，但内容记不得了，并非胆

敢有心悖逆。但恣意妄谈，不顾事理，这就是无知妄作了，

实在该死。

问：《朋党论》乃世宗宪皇帝御制，原要禁绝朋党，你

既然看见过，敢妄生议论。况且，自古以来以讲学为名分门

立户，即系朋党之渐，你既做假道学又做《名臣言行录》，

有心标榜，如将鄂尔泰、张廷玉诸人列入名臣，他子孙自然

感激，而未得列入者，其子孙会怨望，这不是党同伐异的恶

习从你而起吗？如此悖谬狂妄，实在是何意欲？

供：从前世宗宪皇帝御制的《朋党论》我幼时看过，但

后来因为前代史书而妄生议论。总是我丧心病狂，天夺其

魄。至于我所做《名臣言行录》列入鄂尔泰、张廷玉诸臣，

实在是就现成的志书窃取写入，并非与他的子孙有交结情

面。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编列，就像开出门户异同恶习。我所

做文字中已经说到“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”，而自己又

先开树党之渐，实是狂妄糊涂，罪该万死。

问：你所做《多病徒传》内有云：“子欲为帝者师”等

语，你是何等样人，敢公然欲以帝师自恃，难道你竟不知道

分量，想做师傅么？这等狂妄之词是何居心？据实供来！

供：我用“帝者师”字样是因为《汉书·张良传》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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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”一句。当时，张良也常常称病，所以，

我做的《多病徒传》中便混加援引，并非胆敢以此自居。但

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师傅一般，实在是我糊涂该

死，还有何辩。

问：你所做《尹氏家谱》凡例内有“密奏之事不载”一

语，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外有何密奏，你能据实

说出来么？

供：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，我因为刊刻

家谱时希图体面，便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，

又于凡例内混写上“密奏之事不载”一语，想借此夸张我父

亲为时深得皇上信任，许多密奏外人不知。其实是我捏造空

言，并无实据，总是我糊涂该死。

问：你自称“古稀老人”，去年皇上七旬寿诞，御制

《古稀说》，你难道没有看见？也自称“古稀老人”，这不是

你的狂妄么？

供：我见杜甫诗上有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之句，我年过

七十，所以自称“古稀老人”。至于皇上去年所做的《古稀

说》，我没有见过。今日大人们问我，实在觉得不是已极了。

问：你说“古稀老人”之称原出在杜诗上，但上年皇上

已有御制《古稀说》，你断无看不到的。你任大员不比草野

无知之徒，如何敢这般僭妄呢？如今将御制《古稀说》给你

阅看，内中所指前古稀政，如强藩、外患、权臣、外戚、女

谒、宦寺、奸臣、佞幸各事现在有么？我皇上临政四十六

年，励精图治，这才是自古所稀，你如何敢妄称呢？

供：我从前妄称“古稀老人”，实不知已有御制古稀说，

今蒙发给我阅看，恭读之下，我皇上圣德神功，爱民勤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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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是古所稀有，所指强藩、外患、权臣、外戚、女谒、宦

寺、奸佞各条实是没有的。我不该仍留此称，自蹈僭妄，真

是狂悖糊涂，毫无可辩。

问：你所做《随五草》内有“应举之入场，直同于庶人

之往役”等语。乡试、会试乃朝廷选拔人才的大典，你以老

百姓前去服役来比拟，岂不是狂妄？

供：我那年应举之前因便血病重不想进考场，但朋友们

屡次劝我，不得不来，所以写了“直同于庶人之往役”，意

思是说出于义务不得不来，今蒙诘问，如梦初醒，还有何辩

呢？

问：你的《亨山遗言》内称，梦到东岳大帝让你回到人

世，并说：“公乃孟子后身，当继孔子宗传，寿尚未艾”等

语，你又不疯，为什么说神说鬼。孔孟乃大圣大贤，你是何

等人，居然说要继其宗传，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吗？

供：我当时因为儿子死了，神魂颠倒，此梦就不该记

载。今查出问我，我也记不清竟认作孟子后身，不但荒诞狂

妄，而且得罪圣人，实该万死。

问：你所著各书内这些狂妄悖谬之处你也无可置辩的

了。但你平日编造这些话，或借引古人以讥讽时事，或妄自

尊大摹仿圣贤，究竟是何等肺腑？况且当今时势有何可以妄

肆议论之处。如今将你书内隐含怨望之处逐条询问尚不一而

足。你心里自然别有见解，日积月累才编造了这些狂悖的

话，今奉旨将你严讯，还敢含糊不吐实供么？

供：我所做的这些书内，原本都是援引古人的话，旧事

居多，但我援引不论之处就象是讥讽时势，实在无法自解，

及至刊刻成本，我又妄想以此立名，希图传世，所以自高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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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自比圣贤，只想因此可以欺世盗名，谁想天理不容。我

的书都已进呈御览，其不法之处已经昭然，还有何辩呢？就

是无知小民如此作为尚且罪无可逭，况我做过大员，世受国

恩，这等丧心病狂，惟有求皇上将我严厉惩治以戒天下后

世。

问：你写的“李孝女暮年不嫁”一文中说：“李孝女年

逾五十依然待字（未婚），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，欲求淑女

以相助，仲女固辞不就。”这处女既立志不嫁，已年过五旬，

你为何叫你女人遣人说合，要娶她作妾，这样没廉耻的事，

难道是正经人干的吗？

供：我说李孝女年逾五十年依然待字的话，是平素听说

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嫁，我女人要聘她为妾。我那时

在京候补职务并不知道。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，所以

替她做了这篇文章，要表扬她，我其实并没有见过她的面。

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她做妾的话写在文章里，这就是我廉耻

丧尽了，还有何辩。

问：你女人平时妒悍，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的

女人，让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，她又得不妒之名，总是你

这假道学平常做惯了这欺世盗名的事，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

盗名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况且，你既托为正人君子，必当成

全此女名节，乃任凭你妻子要聘为妾，实属荡无廉耻，难道

这是道学吗？

供：我女人要替我讨妾，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

嫁，断不肯做我的妾，我女人是明知的，所以借此要得不妒

之名。至于我任凭她做这样的事，实属毫无廉耻，总是我平

时所做事俱系欺世盗名，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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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

问：你当年曾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，说没有翎子就回去

见不得你妻小。你这假道学怕老婆。皇上到底没有给你翎

子，你如何回去的呢？

供：我当初在家时曾经向我妻子说过，要见皇上讨翎

子，所以我就不辞冒昧妄求恩典了。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

夸耀。后来皇上没有赏我，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，难见

妻子。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的事实。

公堂之上这精彩的一问一答，大至干犯朝廷定典，妄议

本朝大臣、时势，小至讨妾、怕老婆，目的很清楚，就是千

方百计地证明尹嘉铨妄递奏折为父请谥、请求从祀，决非偶

然，乃一贯狂妄悖逆、日积月累的结果。非但如此，他还是

一个假道学、伪君子，一个欺世盗名之徒。对于这样一个品

学恶劣、曾窃踞高位的人施于任何惩罚都不过分。

作为被告的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，所以只有“罪该万

死”、“糊涂该死”地认罪伏法。但另一方面，又实在不甘心

蒙受许多不白之冤。有冤不能喊，只能采取迂回战术，在老

实认罪的卑词下，千般解释，万般表白，自己的“狂妄悖

逆”实非有意为之。

解释归解释，判官们可有一定之规，即使你说的条条是

道，纵然你磨破嘴皮子，也是罪大恶极，因为皇上有旨，要

惩办你！

皇上的“大度”与口诛笔伐

尹嘉铨身居高位干犯国家定典，且所著书内狂悖之处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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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实属“罪不容诛”，所以三宝等人判拟尹嘉铨照大逆罪

凌迟处死，其缘坐家属，男十六岁以上者皆斩，余人给付功

臣之家为奴，财产没官。

奏折递进宫廷后，乾隆随即于四月十七日降下一道长达

千余言的上谕，历数尹嘉铨为父请求赐谥、从祀，欲为帝者

师，妄撰《名臣言行录》，以朋党为是，自号古稀老人，托

言梦中神人告以孟子后身以及讨赏花翎，欲娶年逾五十处女

为妾等等罪行，认为其罪即予石桀诛亦所应得。然而，皇上是

“大度”的，他不但没有下令将尹嘉铨剁成肉酱，反而加恩

免其凌迟之罪，改为处以绞刑，家属一律宽免缘坐。皇帝如

此“仁慈”，大概是尹嘉铨一家始料不及的，所以他们赶忙

“谢主龙恩”。

但是，宽免尹嘉铨家人，立即绞死尹嘉铨，并不等于皇

上要让此案尽快成为过去。乾隆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他要借

尹嘉铨案昭戒朝廷臣工，天下士子，安分守己，洗心涤虑；

他要向天下臣民讲明皇上的治国之计、皇上的英明神圣，所

以在四月十八日又连续降下两道长谕。在长达七百余言的

《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》中，乾隆反复阐明，皇上的权威

是至上的，国家治乱全在皇上是否英明。他首先从尹嘉铨所

著书内称大学士、协办大学士为相国说起，指出，宰相（即

相国）一职自明朝洪武年间已经废而不设，其后置大学士，

我朝也相沿不改。大学士一职现只是根据皇帝的圣旨起草诏

令奉职办事，与古时执政的宰相不同；而协办大学士本职乃

尚书，不过属于御史、学士一类的官，更无法与宰相比拟。

我朝开国以来，皇上乾纲独断，勤政爱民，有何事需要大学

士帮忙决策过。所谓“天下治乱系宰相”，只可就朝政不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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